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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在毕业那年排演一部自编自导的话剧，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今年，“中文有戏”
演出季的总策划李晓红教授请我负责话剧板块。作为指导教师，我见证了毕业大戏《隧道尽头》从无到有、由文学剧本到舞台演
出的整个过程。这部原创话剧，是本演出季五部话剧里最后一个登场的，也是演出季的压轴之作。连续两晚的演出，厦大师生反
响热烈，《隧道尽头》成为网络投票选出的最受欢迎剧目。
导演张承瑶、李密、马鑫，编剧余光明、连心怡、韦怡舟和张承瑶，全是中文系戏文专业毕业班的学生。他们对编写并呈现
一部完美原创话剧的执著，他们对给四年大学生活画上圆满句号的热望，感动了我，改变了我。
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学相长的过程，一个修订个人与时代脱节的教学理念的过程，一个走出课堂、教科书与卷面考试，从而多元、
立体地认识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世纪大学生的过程。以下，我们与读者共同分享厦门大学戏文专业 2017 届毕业大戏《隧道
尽头》编导团队的创作谈，以及一篇毕业班同学的戏评。
（主持人 ：苏琼，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剧余光明 ：
卡夫卡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谈到自
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
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不出的地窖
最里面的一间里。”不知道他的未婚妻
读到这番自白时，是否会觉得他是个“怪
人”？
《隧道尽头》的主人公周希文有卡
夫卡式的性格，尽管我们在构思这个人
物时，并没有以卡夫卡为原型。但“隧
道”和“地窖”毕竟类似——黑暗、孤寂、
无人可诉。作为一个超市收银员兼业余
小说家，周希文的世界是分裂的，他的
物质世界极度匮乏，生活单调而机械；
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十分充盈，在虚构
的时空中做自己的王。当然，周希文这
类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太特殊了，然而，
周希文所面临的问题，至少也是一部分
人正在遭遇的。
《隧道尽头》编剧“三联谈”
文‖余光明    连心怡    韦怡舟
或长或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隧
道。尽管开朗如曾静，也曾在日复一日
的辛劳中感到过焦虑与无助。隧道，有
尽头，隧道的尽头会有光，人心的隧道，
真的走得到头吗？在剧作结尾，我们给
出一个极其暧昧的结局。
写剧本，事实上是对编剧自我的一
次拷问，面对心灵，我们选择了真诚的
坦然而非虚假的乐观。
从纯技术层面看，剧本使用了一个
简单的套层结构。周希文与曾静的故事
是第一个叙事层；周希文所写的小说人
物之间的故事，作为第二个叙事层。两
层叙事之间，互有联系，这样的处理，
能将周希文的心理活动具象为小说人物
间的对话与冲突。
一个人再怎么自我封闭，总还会期
许点什么吧？于是，周希文未能“免俗”
地爱上了自己的邻居曾静——毋宁说，
我们这几个编剧未能免俗。
爱情，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神话”。
在好莱坞 2013 年拍摄的电影《她》中，
一位寂寞的单身男子爱上了自己的操作
系统，可以说，它既将“爱情神话”推
向了高峰，又将其解构。影片隐含的思
想是，在男女爱情中，重要的并非肌肤
之亲或耳鬓厮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理解。
周希文以为曾静理解自己。可是，
这个曾静，乃周希文自己虚构出来的，
并非现实之中一板之隔的邻居，她不是
真实的每日为生计愁闷的曾静。在某一
个瞬间，邻居曾静窥见了周希文心中的
黑暗隧道。
厦门大学戏文专业 2017 届
毕业大戏《隧道尽头》研究专题 [ 三篇 ]
编剧连心怡 ：
当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所希
望的只是快点写完，没有更多的想法。
而当演出结束后，回头再看，我才发现，
内心这股沉积已久的悲观情绪早已浮出
水面，不可救药地浸染在字里行间，仿
佛每一句台词都是一个注脚。
最初，虽然每天也都参与编剧组的
讨论，但我很清楚，这个故事，我并不
喜欢。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了这样
一个故事，乏味、干瘪，就如同男主角
的人生一样失败。但随着互相启发式的
讨论，随着灵感的一次次勃发与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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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家写下的文字里寻找一线指引，
加入自己的情感去反复揣摩。到如今，
我也终于可以说，我总算是喜欢上了这
个故事，还有故事里的人们。
这并不是一个饱含希望的故事。尽
管我执意改掉了最初设定的男主角杀掉
了女主角的结局，但它仍然充满了颓
废、错乱，和人人都会遇到的琐碎烦恼。
我们的剧是演给同学们看的，虽然老师
更希望我们演一出轻松喜剧，大家开心
毕业，但于我而言，让每一个人走进这
个剧场，不是为了给他们一种茶余饭后
的消遣，出了门转眼就忘记，而是能在
他们这一个半小时的生命里留下一点什
么，回味抑或刺痛，哪怕是一瞬的共鸣
也好，都足以告慰我们这两万余字的铺
垫、这几十个人一学期的辛劳。
周希文和曾静、沈希则和陈依依，
我与他们相识已久，却又素昧平生，擅
自为他们书写了一段人生，最后却给不
出结局，只有放手，任他们各自前行。
小说里的故事照应作者的命运，而作者
的故事，又照应编剧的心情。一环扣一
环，仿佛身处期间，又似乎只是个旁观
者。有很多想说的话，提起笔又觉得在
剧本里早就写尽了。哪怕是苍白而不成
熟的台词，也已经是一种竭力的呼喊。
沈希则和陈依依的故事，被我们几
经修改，始终拿不定主意。直到他们走
进周希文的生活，与他直接对话，被他
干涉人生，整个故事似乎才终于鲜活起
来。周希文影响着他们，他们也同样影
响着希文。“可人生就是这样，无法在
最美的时候停下。”是无力的控诉，也
是留给彼此的印记。
剧本结尾处的安排，借鉴了由汤
浅政明执导、森见登美彦原作的日本电
视动画《四叠半神话大系》。居住在四
叠半宿舍中的男生不满自己的大学生
活，一次次重来想要改变什么，就像周
希文一次次修改着结局，不知在何处停
止。然而男生最终陷入了无数四叠半大
小的房间中寻不到出口，就如同无论怎
样修改结局，因为曾静的离去，都只能
以千万次的悲剧收场。只借用了其形
式，没能体现出内涵，实在是一种拙劣
的模仿。在整部剧的最后一幕，周希文
烧掉了小说，陈依依和沈希则从相遇之
时重新开始，亲自书写人生，这或许是
象征着希望的。然而对于周希文本人来
说，曾静原本是他隧道尽头的光，小说
则是他仅有的精神寄托，可到头来，一
切都离他远去，只剩自己仍在隧道里徘
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哀
呢。不过我想，曾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
那个人，迟迟无法完结的小说或许也已
经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在这一场闹剧之
后，他也可以有醒悟的机会吧。
我们都有自己的隧道，背负着生而
为人的痛苦。街上的人形形色色，与其
擦肩的一瞬，没有人会知道，大家都只
是眉目各异的周希文。
作者简介：余光明，厦门大学戏剧与影
视文学 2013 级本科生、中国传媒大学
电影学 2017 级硕士研究生；连心怡，
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 2013 级本科
生；韦怡舟，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
2013 级本科生。
编剧韦怡舟 ：
2017 年 6 月 4 号，《隧道尽头》的
第二天演出，晚上 11 点 08 分，我收到
编剧连心怡的微信。那是一张图片，显
然拍得很随意。附带的一句信息是：“对。
我一直想跟你说：它还活着。”我回了
一句：“就像我也还活着。”她回复：“它
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姿态吧？”我答：
“对。”
文学创作本应是个人化的。历史的
经验告诉我们，集体创作常常会消磨创
作中的个性，文本在编剧们的角力之下，
止于至善（中道即善，至善并非最完美，
而是最合适）。但集体创作的优势也很
明显，一个想法可以被不断地讨论，这
其中，有的人擅长提出想法，有的人可
以把想法在剧本中执行出来，相互之间
裨补缺漏，最终完成整个阐释的过程。
印象最深的一次讨论，是我们提出
让沈希则和陈依依跳出来质疑周希文的
创作，周希文做辩解，然后吴编辑在一
旁发表评论与修改意见，这是一种多声
部的表达。表面上看，众声喧哗；其实，
它是人物内心矛盾的外化。每个人根据
自己的理解，创造出一个世界，同时，
他也笼罩在别人所理解的世界中，而他
自己真实所处的那个孤立的世界，又难
以言说。
据说，好的戏剧有两种：一种，把
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如莎士比亚《奥
赛罗》和阿尔布卓夫《老式喜剧》；另
一种，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表现人
和人之间灵魂的格斗，如柳德米拉 • 拉
苏莫夫斯卡雅的《青春禁忌游戏》。《隧
道尽头》虽然难以企及这些作品的高度，
但是，它真实地反映出了个体的焦虑，
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与现实生活的
矛盾，这两者如何兼容？个人的情感诉
求又如何统一其中？
创作剧本的这个学期，正是我个人
生活极不顺利的一个学期。剧本中，周
希文说：“大学要毕业那年，台风吹倒
了我宿舍门口的树，几棵几十年的树错
乱地横在路上。我当时甚至都觉得那树
不是横在路上，而是亘在我心里，一直
被这么卡着……我也这么以为，以为过
不了多久那条被挡住的路肯定会通，但
是后来那里居然成了一个景点。大概那
棵树会一直横在那条路上。”这句话，
正是我个人生活的真实感受。我不加修
饰地呈现出自己的内心状态，不曾想，
这段文字成为演出现场观众反应最热烈
的部分。因为，它触到 2016 年台风莫
兰蒂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厦大
师生共同的记忆与伤痛。于个人而言，
这段台词是一种私人化的表达，更像日
记，是一个厦大学生此期的心路历程。
直到今天，厦大校园内芙蓉四门口，
倒在路上的树都是对我个人生活的一个
绝好象征。我时时拿来自嘲。感谢毕业
大戏，创作《隧道尽头》的经历，让我
可以不断地反省，认清自己的同时也意
识到：“它还活着……它还可以有更好
的生活姿态吧。”对创作而言，如何从
个人的表达更进一步，到一种文学的高
度，我不会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